
秋日的清晨，空气清新，带着丝丝的凉意，让人感觉
到一份舒适的惬意。你看那秋水之上，太阳冉冉升起，
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红桔子，写意了秋水的意境。

秋日的田野上，那些成熟的庄稼，挥洒生命的颜色，
描绘成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高粱红，撑一把美丽的红
伞；稻谷黄，荡漾一片金黄的波浪；高大的玉米咧着嘴偷
笑，碧绿的棉田里，浮起洁白的云朵。

看远山的风景，层林尽染，枫叶红，银杏黄，满眼都
是斑斓的风景。山脚之下，秋菊烂漫，那一片金黄，醉了
赏秋的眼。

走进秋天，盈怀的秋意让人心情舒畅，更加热爱秋
天的美好。秋水闪亮，倒映着蓝天白云，河边烂漫的秋
菊，渲染秋水美丽的风光。更有芦苇芊芊，芦花袅袅，丰
富了秋水的梦，浪漫了秋水的情怀。

仰望长空，是一种深邃的蓝，宛如宁静的湖水，漂浮
着白云朵朵。你仔细看，蓝天有着幽远的意境，和一种
看不透的神秘感。悠忽间，一行南飞的大雁，落下声声
雁鸣，成了天空的主角。

深秋时节，适宜登高望秋。看江山如画的柔情，听
秋风奏响秋日的歌谣。秋意盈怀，让人有一种惬意的心
情，而我在浓浓的秋意里，涌起乡愁的思念。

□ 耿庆鲁

秋意盈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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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

薄雾轻绕如纱帐
霜白悄然覆草莽
去年的稻穗已入仓
秸秆枯黄，静默中蕴藏

枫叶凋零，红于二月花旁
枝头余叶，在风中铿锵
我立于这清冷晨光
聆听（或许是感受）
天地间细微的霜之歌唱

土壤与空气中沉眠的力量
在霜降之日缓缓苏醒，蓄势待发
虽无雷鸣电闪的张扬
却有万物静默中的顽强抵抗

我忆起夏日最后的蝉鸣
以及秋风中落叶的轻盈飘零
那些与阳光共舞的日子
如今化作了霜下的沉静与坚定

星辰不再闪烁于夜空
而是隐匿于寒霜的凝重
但每一片被霜覆盖的叶子
都蕴含着春天的梦与希望

霜降来临，如黑夜笼罩大地
却也预示着新生的契机
那些看似沉寂的生命
正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孕育着奇迹 （高 低）

秦直道怀古

密林秋色映苍穹，子午岭上叶正红。
碧落霞天传古韵，大秦直道显丰功。
蒙恬功业今犹在，扶苏悲情水流东。
调令关头钟灵秀，昭君行迹月明中。 （李维君）

山野悄无声（散文诗）

一
霜落山野，仿佛岁月花白了头发。
那在山坡上割草的父亲。他头顶上的白霜寒

意袭人。

河水静静地流过村庄，默默丈量时光的距离。
一茎芦荻从春站到了秋，瘦成母亲嶙峋的风

骨。

清寒的月光下，谁在窗前用亲情揉搓皲裂的双
手？

一夜的思绪凝结在草尖，只等心中的那轮温情
来消融。

雁羽飞过苍凉，将思念的天空打扫干净。
寥廓的天地间，一双眼要将秋日望穿。

二
霜落无声，村庄用炊烟写意家的温馨。
月光一夜洗净道路，只为一双游子的脚步。
晨辉里，谁的泪，打湿飘摇的乡愁？

芦荻把秋水望穿，白了相思。柳在风中瘦了身
骨，仍在守候一叶归舟。

最后一声雁鸣里，有多少眺望朝向故土？

含苞的乡情，都在篱旁的菊丛悄悄绽放了。
站到高处的岁月，要在秋的尾声里点燃一树枫

红。让我们忽略，随之而来的寒冬。

三
大雁的鸣叫突然嘶哑，湖畔的芦荻一夜间白

头。
清凉的泪水滑过秋天的草尖，大地以苍茫的情

怀承接岁月的感恩。

月色如水，清洗曾经的欲望与激情。
谁的爱恋在风中，像落叶一般飘零？

村庄沉默，乡愁微寒。那千年的守望依然坚守
在枝头。

山岗上的一棵枫栌，等待时光的霜染。

一场寒风，将吹干游子心头的思念。
最后一滴泪，要在阳光里深锁整个秋天。（方华）

故乡的银杏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去凝视一棵树，
银杏，在故乡的土地上，
金黄仿佛天边的晚霞，肆意渲染。

一棵寻常的树，
最自然的模样不过走向繁茂，
银杏却在走情，
甚至人类难以抵达的深邃。

它毫不掩饰地以成簇成簇扇子的方式舞动，
仿佛出自画家的笔触。

我思念而见的银杏，
被一棵一棵地排列开来，
成列成林成风景，
成就了普通植物的优雅与大气。

故乡的风依在，
以及温暖的阳光，
和生长的宁静。

它像个练武的孩子，
站如松，坐如钟，
用人类最质朴的姿态回报着大地。

它完完全全地诠释了一棵树的挺拔伟岸，
我随手捡起一片，
在阳光照耀下，
看到了熠熠生辉的光芒，
一股古朴扑面而来。

我想，世间的书签若都做成这种模样，
会增添多少诗意，
会唤醒多少回忆。 （诸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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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小路，蜿蜒曲折，它承载着我
太多美好的记忆，和我对家乡的思念。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当看到一条小
路，我总想走进它，感受它，那种感觉很
美妙，就像又一次回到了故土，又一次回
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家乡的小路，是一条条幸福的小路。
春天里，家乡的小路是松软的，冰雪

融化后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卸下
被束缚了一冬的棉衣，瞬间展开了手脚
的我，去田野里撒欢，挖野菜，捉蝴蝶，嬉
笑着，打闹着，歌唱着。

夏天里，家乡的小路是泥泞的，又是
最好玩的，也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场
雨下过，又一场雨来到，我跟着父母在地
里干农活，天气说变就变，一片乌云，一
阵电闪雷鸣后，就是一阵暴雨落下，来不
及躲闪，就成了落汤鸡了。

我一脚一滑地跑在回家的路上，肩
上扛着锄头，手里拿着湿透的沾满泥水
的挂不住脚的鞋子，父母跟在后面，不断
提醒着，别光说话，别光打闹，好好走路，
不要摔跤，变成一个落汤鸡不要紧，要是
摔了一身泥巴，呵呵！那就惨不忍睹了。

秋天里，家乡的小路是坎坷不平的，
是夏天走过的脚印，马车撵过的痕迹，沟
沟壑壑，坚硬又很搁脚，不好走也要走过
啊！它一头是我遮风挡雨的家园，一头
是我赖以生存的土地。

蓝天下，看着成熟后的粮食，白花花
的棉花，在付出和收获面前，我们心中都
洋溢着无与伦比的喜悦，在往返于这些
坎坷的小路上，不畏艰辛劳苦，让颗粒尽
快归仓。

冬天里，家乡的小路是一眼望不到
尽头的，在经历车辆的辗轧后，路平整光
滑了，它显现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在
炊烟袅袅的小村庄，很多平坦光亮的小
路，就在脚下延伸。

家乡的小路，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它
充满了禅意，又多么像我的人生啊！从
春天松软的路走到夏天泥泞的路上，从
秋天坎坷的路再走到冬天平坦光滑的路
上。

生活中，一时的不愉快、不顺心、不
如意，或是经历的挫折、困苦，都是该走
的路，不抱怨，不埋怨，也不气馁。当走
过泥泞，走过坎坷，前面必定就是一条平
坦光明的大道。

家乡的小路家乡的小路
□□ 蒋蒋 波波

老家院子里，有一台手扶拖拉
机。那是一台老式的手扶拖拉机，
当年也是我们村第一台拖拉机。拖
拉机见证了父亲此生的高光时刻，
也是我们一家人荣耀的象征。别看
它现在在西墙跟的棚子里瑟缩着，
灰头土脸、锈迹斑驳的样子，当年它
可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马家
买拖拉机啦！”“

父亲听到这些话，美得整天哼
着小曲。别人家还在用小拉车的时
候，我家的拖拉机已经“突突突”田
野里跑了。那台拖拉机是摇把的，
父亲每每拿起摇把，都要喜滋滋地
在手里掂几下，仿佛一位跃跃欲试
的将军即将上战场。他蹲下身，摇
动摇把。那时父亲力气真大啊，摇
动摇把时特别轻松，只三五下，拖拉
机就发动起来了，冒着黑烟，浓浓的

柴油味儿也出来了。拖拉机发动起
来，如一头雄狮，等待被驯服。父亲
开拖拉机属于无师自通，没过多久，
他已经能把拖拉机开得得心应手。
他一边开，一边哼着当年的流行歌：

“大海航行靠舵手……”他觉得驾驭
拖拉机，就像在大海上航行的舵手
一样豪迈，能够掌控一切。

父亲开着拖拉机运种子，运粮
食，忙得不亦乐乎。他很快就成了
村里最受欢迎的人，谁家田里有重
活儿，就会提上一点自家果树上产
的核桃、大枣、苹果之类的，来我家
请父亲帮忙。无论谁来请父亲，他
必定要答应。父亲这个人最大的优
点就是没有势利之心，对村里所有
人都一样尊重。母亲有时难免抱
怨：“耗着自家的柴油，帮别人干活，
你也忒傻了吧？”父亲笑呵呵地说：

“傻人有傻福！只要我天天开着拖
拉机跑，福气就会天天跟着我！”

父亲靠着手扶拖拉机，为自己
赢得了好的口碑。那些年，我们没
有靠拖拉机发财，但拖拉机带给一
家人的快乐却是钱买不到的。父亲
被人重视和尊重，母亲也因此有好
人缘，我们姐妹也受到了同伴们最
友好的待遇。村里人的思想感情很
简单很质朴，就是一种投桃报李的
情怀。

那台老拖拉机随着父亲跑呀
跑，直到它跑不动了。后来有了新
式拖拉机，再后来有了电动三轮车，
拖拉机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可
这些年，父亲仍在院子里给它留了
一个位置。我知道，在父亲心中，它
的位置更加无法取代。

拖拉机老了，轮胎处的锈迹冰
封了曾经的无限活力，斑驳的漆痕
述说着时代的变迁。和拖拉机一起
老去的，还有人。我的父亲也老了，
他的脸上皱纹纵横，腰身也弯了。
他经常长时间地静坐在老屋的檐
下，不发一言，甚至连表情都能长时
间保持不变。

对父亲来说，这台拖拉机就像
老伙伴一样。鲜衣怒马的时代，它
是最华丽的装点；衰朽老迈的岁月，
它是最沉默深情的陪伴者。它最懂
得人世间的欢喜与哀愁，最懂得生
命里的幸福和惆怅。它沉默却不虚
无，它安静却不苍白。

父亲悠长而温和的目光，仿佛
一双温柔的手，一遍遍摩挲着这台
老迈的拖拉机。人与物俱老，物与
人形神合一。人老了就会更加念
旧、怀旧，因为旧的事物里面，有一
个人一生的故事。而这个人的生
命，就是由这些故事组成的。

再一次见到雷爷爷时，他正躺
在一张简陋的床上。阳光穿过窗
户，停驻在他的眉间，周围的皱纹便
格外清晰。他的双手搭在被子上，
不时地颤动，仿佛一片枯叶，显得摇
摇欲坠。

很多年前，雷爷爷是院子里有
名的“音乐家”，每逢下午时分，便一
个人坐在后院的长椅上开演奏会。
有时拉二胡、有时唱民歌，甚至手风
琴、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他总是信
手拈来。偶尔父母下班路过后院，
也忍不住驻足听上一番，回家还不
停地念叨：“雷爷爷真是厉害。”

和雷爷爷结缘，得益于外公“牵
线搭桥”。他们是中学同学，也是同
一个厂里的哥们儿。雷爷爷打小爱
音乐，想要就此深耕，可父母却坚决
反对，说什么吃饱饭了，再去想有的
没的。无奈，他只得走上家里人安
排的道路，白天默默工作，晚上抽空
练琴。

小时候，外公常常带我拜访这
位老友，雷爷爷也很热情，一个劲儿
地留我们吃饭。待时机成熟，外公
便提出让雷爷爷教我音乐。我就这
样成了他唯一的徒弟。

每逢周末，我便捎上几个水果，
前去跟雷爷爷学艺。他的家里有很
多乐器，我便挨个儿捣鼓一番。可
惜对我而言，钢琴太大、二胡太难、
小提琴总是奏不出旋律，让雷爷爷

听了直摇头。他无奈苦笑到：“你就
从简单的手风琴开始吧。”

我学的第一首曲子叫做《瑶族
舞曲》。歌曲不长，雷爷爷带我手把
手练。久而久之，我能够独立演奏，
可他却说欠缺味道。不是节奏笨
重，就是没有感情。雷爷爷会绘声

绘色地向我讲述乐曲背后的故事，
作者的经历、时代的背景，叫我反复
体会。这一来二去，我练习了整整
半年，才让雷爷爷勉强点了点头。

往后几年，他总是笑呵呵地见
我，却一如既往地严厉。每当我的
演奏在雷爷爷面前过了关，心里便
说不出地高兴。再后来，我随父母
搬家，很少再见到雷爷爷。听说他
病了，听说他拿不动琴了。每每回
到老院，我提着水果前去拜访，雷爷
爷却并不像以往健谈。他的眼里多
了一些忧郁，像对时光的某种不甘，
某种无奈。

此时的他，正无精打采地躺在
床上。我们的聊天早已是“鸡同鸭
讲”，可仅仅陪在他身边，就已足够
让人满足。那架手风琴仍在房间里
站着，像是在记录一段执着而又精
彩的过去。

“雷爷爷，我再拉一次手风琴给
你听听吧。”

我站起身来，有些俏皮地向他
说道。他双眼一瞪，没有说话，只是
轻轻扬了扬嘴，随后默默地闭上了
眼睛。

那支《瑶族舞曲》我早已忘得干
净，只是凭借记忆，奏出些杂乱的音
符。雷爷爷默默地摆了摆头，眼角
却泛起了泪花。

琴声路过黄昏，掠过岁月，落在
了他的过去，我的将来。

□□ 黄俊淮黄俊淮

□ 马亚伟

黄昏下的琴声黄昏下的琴声

父亲的手扶拖拉机

曾在书上看到一篇名为“家书抵万金”的
散文，写得情真意浓、余味流长，看完我不由联
想到我伯伯的书信。

初中时的一个周末，我在家里翻找东西
时，无意中看到一沓书信。黄色的信封蒙灰已
久，我拂去灰尘，小心翼翼地从信封里面抽出
已泛黄的信纸，字迹清晰可见，落款时间为二
十多年前。这沓书信约有二十封，比我的年龄
都大——都是伯伯写给爷爷奶奶的“家书”。

至今，我仍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娘，
我在这里打工一切都好，您老无须挂念我。我
在厂里面认识了个姑娘，也是老家那边的，我
和她处对象了，她叫家慧，是个善良、懂事的姑
娘。等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去看您，如果
您和爹没意见，我们就结婚。”

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沓书信，信里面的内容
基本都是伯伯闯荡社会时写给爷爷奶奶的，频
度约为每月一封，伯伯定时告知爷爷奶奶他在
外面的情况。伯伯的信，没有华丽的辞章，有
的只是家常的问候，有的只是单纯地报平安、
诉乡情。字里行间，洇出一个懂事又孝顺、自
强又自律的离乡游子形象。

初看时，只觉得是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惦
念着家里的父母亲，生怕他们为自己担心，时
常主动写信告知自己的情况，那些信只有伯伯
写给爷爷奶奶的，并没有爷爷奶奶回信给伯伯
的。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些信件，心中不禁涌起
一阵酸楚——伯伯一个人在外打拼，他心里记
挂的，永远是亲人和故乡。

伯伯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是我大一暑假
回老家时，我和奶奶在伯伯承建工程的工地上
一起吃的晚饭。伯伯一大早特地吩咐工地做
饭的阿姨另外买些菜，下午早早地安排好工作
就回来做饭，我和奶奶在旁边打下手。不大一
会，伯伯就做好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奶奶平日
里爱吃的。

“娘，儿子近段时间忙，一直没空回家看望
您老人家，您没怪儿子吧？”一边说一边往奶奶
的碗里夹菜。

“傻孩子，娘怎么会怪你呢，你忙自己的事
业，娘高兴还来不及呢，有空了就陪娘吃饭、聊
天，娘就已经很开心了。”奶奶吃着伯伯给她夹
的菜温和又宽容地说。

吃过晚饭，伯伯送我和奶奶到车站坐车回
广州。分别时，伯伯握着奶奶的手说：“儿子有
空了就去弟弟家看望您老人家”，奶奶抚摸着
伯伯的脸轻声说道：“娘知道你孝顺，赶紧回去
吧，路上慢点开车”。看着眼前这母慈子孝的
一幕，我心里是满满的亲情。虽然奶奶年轻时
过得很艰苦，但到了老年，儿女孝顺，孙辈承欢
膝下，也算是苦尽甘来。这，不正是大多数人
一生的追求吗？

此后，奶奶一直与我们一家生活在广州。
因工作繁忙，伯伯除了偶尔有时间与奶奶视频
外，一直未有空到广州看望奶奶。未曾想，那
次老家一别，竟成永诀。

奶奶四年前寿终正寝于乡下老家，而伯伯
六年前因心脏病病逝于老家县城医院。奶奶
生前一直不知道伯伯先她而去的消息，只是很
奇怪一贯孝顺的大儿子怎么再不给她打电话
了。

透过那一沓泛黄的家书，我依稀看到了伯
伯与奶奶那份深沉而真挚的母子情。那份情，
穿越时光的薄雾，漫漶在我心中。

一沓家书，又如何是“万金”能抵的？

□ 包日骞一沓家书一沓家书


